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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种衡量渔业资源丰度变化的指标，CPUE常用于多种渔业资源评估。南极
磷虾作为一种集群性的生物资源，其资源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时空变化特征，加之该物种
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以及渔业特点，这也使得采用CPUE作为衡量该资源丰度指标的有
效性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为此，本实验详细介绍了 4 种南极磷虾渔业CPUE的常用
估算方法，并总结了这些方法所具有的特点、优势以及劣势，在此基础上从时空尺度和
环境影响因素等方面对南极磷虾渔业CPUE估算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最后，实验就
CPUE作为评估南极磷虾资源丰度的适用性及可行性进行了探讨。近年来，南极磷虾渔
业日益受到全球的关注，但如何将渔业调查数据纳入到南极磷虾资源评估当中，一直未
得到统一的结论，从而导致基于生态系统的南极磷虾渔业管理进展缓慢，本研究结果可
为更好地开展南极磷虾资源评估和丰度估算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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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85种磷虾中，南极磷虾(以下简称磷虾)
(Euphausia superba)因其巨大的生物量和潜在的

渔业价值以及在南极生态系统中的特殊生态地

位而日益受到关注 [1-2]。与之同时，有关该资源

生物量及资源状况的评估研究也日益增多。但

迄今为止，关于其生物量估算的方法和手段也

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3]。众所周知，对一个区域性

渔业资源进行评估时，需要找到一种方便实现

且可较好地反映其真实情况的方法。南极磷虾

因特殊的生理特性及地理特征，致使该资源的

生物量评估工作较难开展，究其原因：1)南极磷

虾隶属于甲壳纲(Crustacea)，具有甲壳动物的明

显特征，即蜕壳现象，因此暂无法利用鱼类等

所具有的硬质部位开展年龄鉴定研究，虽目前

已有利用复眼长度估算南极磷虾的生长状况，

但尚无十分准确的鉴龄结果；2)除了蜕壳现象，

南极磷虾还存在负生长的现象；3)南极磷虾生活

于环境相对恶劣的南极南大洋海域，夏季时间

明显较其他区域短，季节性明显但温度趋于稳

定；4)南极磷虾资源较为集中的斯科舍海域地理

环境与物理条件极为复杂，导致该水域南极磷

虾资源丰度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年际及季节性变

化。因无准确的鉴龄结果，无法通过年龄结构

评估模型开展生物量评估工作，而蜕壳及负生

长又使得基于体长的资源评估研究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因此，针对磷虾这样一种特殊的渔

业资源，目前许多学者均尝试通过计算某一区

域的磷虾渔业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 (catch per
unit effort，CPUE)估算该区域磷虾资源的丰度(生
物量 )，因而在磷虾渔业初期较长一段时间内，

CPUE也逐渐成为估算磷虾资源丰度及资源量变

化最为重要的指数之一 [4]。但在研究过程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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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虾特殊的生态特性，如集群类型、季节性分

布、种群输送及生活史等差异，不同研究对磷

虾渔业CPUE的估算方法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也

导致所评估的资源量存在着较大差异。另外，

南 大 洋 特 殊 的 环 境 条 件 也 增 加 了 磷 虾 渔 业

CPUE估算结果的不确定性。鉴于此，本实验对

近些年来磷虾渔业CPUE的估算方法进行了分

析，归纳了影响CPUE波动的相关因素，并探讨

了CPUE作为磷虾资源丰度指标的可行性，以期

为深入开展磷虾资源生物量的估算研究提供科

学参考。

1    磷虾渔业CPUE的估算方法及存在的

问题

用于磷虾渔业CPUE估算的方法有10种以上[5]，

但最常用的估算方法见表1，其中网次法是目前

应用最为普遍的方法。

1.1    网次法

大多数研究均利用网次法估算某一区域的

磷虾渔业CPUE，我国目前的磷虾探捕渔业中亦

是利用网次法估算某一区域的南极磷虾资源状

况。其中拖网时间可以取每日的拖网时间、每

10日(旬)的拖网时间或每个月的拖网时间等。这

两种方法的最大优点是所需的数据采集简便，

数据处理也简单。当然，简便的过程也会存在

许多不可避免的问题，利用这两种方法估算而

得的磷虾渔业CPUE均未较好地考虑到磷虾自身

的生物学特性和一些人为因素。

这两种估算CPUE的方法一般多被商业性渔

船所用，而商业性渔船只会在高产季节前往高

产区域进行捕捞作业。磷虾渔业作业通常集中

于较为短暂的南极夏季月份，绝大多数情况为

每年的1-3月，这个时期是磷虾渔业的高产季节，

而估算某一区域磷虾渔业的CPUE时，一般仅采

取这3个月的数据，也就是估算而得的CPUE仅针

对于高产时期，且时间和空间上均存在较大的

限制，这会使得CPUE估算结果出现偏差 [6]。空

间上的限制使得渔船不能在随机的区域内进行

捕捞，从而导致CPUE估算所采取的样本并不服

从随机分布，受人为干扰较大，并进一步导致

磷虾渔业CPUE估算的过程出现偏差 [7]。上述两

种方法在记录拖网网次和拖网时间上也存在较

大的问题，即需记录拖网网次总数量和拖网作

业总时间 [5]。记录网次时，尤其是在高产季节，

若渔获量理想的话，网次的数量会有所减少；

记录拖网时间时，会出现以下3种情况：①各网

次之间几乎没有时间间隔；②各网次之间有较

长的时间间隔(每天只有几个网次)；③拖网作业

时浪费时间，比如突遇恶劣天气、转移到新渔

场、停留处理船只出现的问题等。这些记录的

不准确均会使得估算出的CPUE或高或低。除了

捕捞时间上的集中性和网次数量、时间间隔的

记录上存在的偏差会导致CPUE的估算受到影响

以外，自然因素、磷虾自身的生物学特性等在

内的其他因素也会使估算的CPUE出现较为明

显，且无法避免的误差。

1.2    面积法

尽管大多数渔船均利用网次法估算磷虾的

CPUE，但考虑到网次法又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

的影响因素，所以一些研究试图找到更准确的

方法对磷虾渔业的CPUE进行估算。 1996年，

Kawaguchi等[6]曾采用面积法对象岛附近、利文斯

顿岛北部和乔治王岛水域的磷虾渔业CPUE进行

了估算，结果显示，各区域的磷虾渔业CPUE变

表 1    磷虾渔业CPUE的常见估算方法

Tab. 1    The common methods for estimating CPUE of Antarctic krill fishery

方法

methods
缩写

abbreviation
估算方法

definition

网次法

CPUT 渔获量/拖网网次 catch/number of net

CPU 渔获量/拖网时间 catch/trawling time

面积法 CPUA 渔获量/拖网时间/捕捞的区域面积 catch/trawling time/fishing area

体积法 CPUV 渔获量/拖网容量 catch/volume of trawl

密度法 QD 可捕系数乘以磷虾密度 catchability coefficient (q) × density of krill

注：表格中渔获量单位均为吨 (t)，时间单位均为小时 (h)。
Notes: the unit of catch was ton (t),the unit of time was hour (h) in the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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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非常显著 (年或月为单位 )。Kawaguchi等 [6]认

为，利用渔获量除以拖网网次和利用渔获量除

以拖网时间两种方法估算某一区域的磷虾渔业

CPUE时，得到的结果没有明显的差异，不能较

好地表现出一些因素对磷虾渔业CPUE估算的影

响，而采用面积法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些问

题。朱国平等 [8]利用中国磷虾渔业数据比较了网

次法和面积法估算的CPUE，结果显示两种方法

估算出的CPUE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总的来

讲，相关研究相对较少。

面积法的优点是在整个计算过程中多加入了

一个数量关系(拖网作业面积)，使估算CPUE的

过程变得更具严谨性。但该估算方法仍不完

善，即记录的拖网时间会出现偏差，且拖网各

月的捕捞海域面积也无法准确地计算，拖网面

积根据拖网拖曳速度、拖曳时间以及拖网网口

扩张程度计算，其中拖曳速度和拖网时间会出

现一定的偏差，但较易记录。拖网网口的扩张

程度则较难把握，因为网具在水层下进行作业

时随网具的拖曳深度、速度以及作业路线的改

变而随时改变，这一点会造成对拖网面积的估

算出现较大的误差。此外，由于作业渔船船型

可能不同，即便作业方式保持一致，但船舶参

数仍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别，这也会使估算某个区

域各月或各年平均CPUE出现不可避免的误差。

虽然面积法加入了区域面积这一空间因

子，但与网次法类似，该方法仍会受到海冰消

长、海表温度变化以及磷虾自身生物学特性等

非渔业因素的影响。

1.3    体积法

1997年，Kawaguchi等 [6]利用体积法估算了

利文斯顿岛和象岛附近这两个区域磷虾渔业的

CPUE，他们将CPUE转换成对数形式(log10)，以

便更好地观察这两个区域磷虾渔业CPUE的分布

情况 [6]。从本质上来讲，这种方法考虑了磷虾斑

块集群和垂直分布的自身生物学特性。因此，

磷虾自身生物学特性对磷虾渔业CPUE的估算所

产生的影响在此种方法上得到了体现，但仍

缺少较为明确的内容和更为准确的估算方法。

体积法的缺点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二点：第

一，仍然忽略磷虾捕捞作业在时间上的限制，

作业时间相对集中在磷虾的高产季节，没有考

虑不同季节海冰消长等自然因素对磷虾渔获量

的影响；第二，忽略了渔船作业时拖网的拖曳

深度、拖曳速度以及网具大小对磷虾渔获量的

影响。朱国平等 [4]对影响南奥克尼群岛水域磷虾

渔业CPUE的研究中指出，随着拖网速度的增

加，平均CPUE逐渐减小，当拖速小于2.5m/s
时，平均CPUE达到最大；而拖曳深度对CPUE也

会产生影响，即随着拖曳深度的增加，平均

CPUE逐渐减少，当拖曳深度小于25 m 时，平均

CPUE达到最大值，而当拖曳深度大于 100 m
时，CPUE显著降低。此外，考虑磷虾具有斑块

分布和垂直移动的生物学特性，所以同规格网

具会在同一调查范围的不同区域、不同水层中

捕捞规模不同的磷虾群体。因此，以上两点会

使得磷虾渔业CPUE估算产生一定的偏差。

1.4    密度法

1936年，Hardy[9]对浮游生物斑块分布的现

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观察和具体的分析，其指

出浮游生物的分布呈不均匀、不连续性，常密

集成块。密度法的最大特点和优点是考虑到了

磷虾自身具有的生物学特性，即斑块分布和磷

虾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斑块分布在浮游动物

中较为普遍，尤以磷虾较为常见。因此，Butterworth
等[10]先对所调查区域的磷虾群进行分层处理，得

到每一个空间层面的磷虾资源密度，然后利用

捕捞系数(q)乘以各层磷虾的资源密度，以得到

各层磷虾CPUE。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更加细致地

对某一特定区域的磷虾资源丰度进行估计，同

时也可以为捕捞生产的渔船提供更准确的作业

地 点 和 空 间 层 面 ， 但 在 研 究 的 过 程 中 ，

Butterworth等 [10]提出较大的集群区域并不意味着

有较大的集群密度和较高的CPUE，虽然CPUE可

以作为估计某一区域磷虾资源量的一个丰度指

数，但CPUE指数的选择与磷虾开发状况之间则

呈现非线性关系。

虽然密度法较好地考虑到了磷虾斑块分布

以及垂直分布的生物学特性，但并未考虑自然因

素(海冰消长、海表温度变化)以及人为因素(作业

时的拖网速度、拖曳深度及网具规格等)对磷虾

渔业CPUE估算所产生的影响，而且磷虾的可获

得性不仅取决于局部区域磷虾的密度，还受作

业过程中船长根据磷虾集群方式所做的决策而

带来的影响 [5]。此外，目前没有比较系统的方法

和科研条件可以相对准确地估算磷虾集群的平

1074 水    产    学    报 40 卷

 

http://www.scxuebao.cn



均密度，而且捕捞系数q也较难估算。这些因素

会在较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磷虾CPUE的估算。

2    CPUE作为丰度指标的可行性

2.1    CPUE在渔业上的应用

CPUE是渔业资源评估中最基本的概念 [11]。

在渔业中，CPUE常常被假设与资源量成正比关

系，并广泛应用在渔业资源评估与管理中 [12-15]，

但较多研究也表明，许多渔业的CPUE与资源量

间的正比关系因受众多因素的影响而难以成立[15-16]。

所以，在众多种渔业中，为了有效利用渔业数

据，大多将估算所得的CPUE进行标准化，以便

更好地对资源量做出评估。事实证明，总的来

讲，标准化后的CPUE能较好地反映渔业资源的

丰度。

2.2    CPUE作为磷虾渔业丰度指标的可行性

在对某种资源进行评估时，采用的方法应

能最合理地表征某一资源丰度。磷虾生长环境

特殊，有负生长的现象。这也使得无法从一般

鱼类的硬质部位着手年龄鉴定，进而通过体长

—年龄分布估算其资源生物量，因此依托渔业

或科学调查而得到的CPUE数据便显得尤为重

要。在此过程中，众多研究针对某一特定区域

利用不同的方法计算CPUE，估算某一区域磷虾

的平均丰度，进而评估该区域磷虾的资源状况。

早在1987年，关于磷虾渔业CPUE与资源丰

度之间关系的研究中，有学者便提出了利用

CPUE估算某一区域的磷虾丰度时会存在问题 [17]。

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二个方面：一是磷虾渔业

的作业时空尺度不同，不同的时间范围内渔获

量也不尽相同，即使是在同一捕捞区域，不同

空间范围的渔获量也有明显的差异。若准确地

对某一区域磷虾渔业的CPUE进行估算，时空尺

度是需要考虑的必要因素之一。从时间尺度上

考虑，因磷虾渔船是商业性渔船，并非科考船

只，所以作业时间相对集中于南大洋磷虾的高

产季节。由现有数据分析可知，大部分捕捞磷

虾的作业均发生于南极夏季月份[17]，即南极区域

海冰融化期。相关研究表明，磷虾渔业受到海

冰面积的影响较大 [18]，年均CPUE随海冰面积的

增大而减小；磷虾渔业年内CPUE则随海冰的面

积先增大后减小[19]。由于海冰消长对南极磷虾的

渔获量有着较大的影响，而且南极海域一年四

季海冰的覆盖情况以及消长变化也有着较大的

变化 [20-22]，所以即使每年同期对磷虾进行捕捞，

也难以较好地反映出磷虾资源的年际变化，并

使得估算出的CPUE值偏大。此外，南极海域海

冰的消长和覆盖情况与磷虾资源年补充量有着

直接的联系 [6, 23-24]，而磷虾的补充量又会进一步

直接影响着渔获量，这也会影响着磷虾CPUE的

估算。理论上来讲，若估算某一个特定区域的

磷虾丰度，需要一年中各月的渔获量数据，但

由于南极海域特殊以及恶劣的自然环境，加上

南极磷虾种群分布的年际变动，通常无法在某

一特定区域开展全年的捕捞作业，因此无法基

于CPUE估算对该区域的磷虾丰度做出较为准确

的推断。与捕捞时间相关的自然因素中，除海

冰的消长，海表温度也会影响某一区域的磷虾

渔业CPUE的估算[25-26]。戴立峰等[19]表示，磷虾渔

业的CPUE随SST的变化趋势与海冰类似。在不

同 时 间 尺 度 上 对 磷 虾 进 行 捕 捞 所 估 算 出 的

CPUE存在着差异，所以捕捞作业时间集中会影

响CPUE估算的准确性，加之磷虾渔业多集中于

南极大西洋扇区，进而不能对整个南大洋的磷

虾资源进行评估。除了与时间有关的自然因素

以外，因磷虾存在较为明显的昼夜垂直移动，

显著不同的捕捞时间和深度会直接影响磷虾渔

业的CPUE估算结果。与此同时，在考虑磷虾的

昼夜垂直移动时，还要了解影响磷虾昼夜垂直

移动的因素 (包括渔区内的光照强度、饵料状

况、海冰、水温、捕食者以及其自身的年龄、

生殖、蜕皮及性别等)，这些因素均直接或间接

地影响着某一区域磷虾集群行为，进而影响到

磷虾渔业，最终在CPUE估算上得到反馈 [27-28]。

从空间尺度上考虑，不同的水平尺度(经、纬度)
和垂直尺度(海底地形不同导致的海底深度差异)
会造成磷虾渔业渔获量以及由此而得的CPUE也

不同。

利用CPUE作为磷虾资源丰度指标存在的第

二个问题是，磷虾所具有的较为特殊的集群特

征会对CPUE的估算造成影响。磷虾的集群具有

斑块分布的特征，即集群呈现不均匀、不连续

且密集成块 [29]。根据磷虾群的密集程度和行为，

块状集群的类型又可分为斑块、群集和猬集

等。磷虾呈块状分布时，不同密集群中磷虾的

大小、性成熟阶段和生理状况(摄食、蜕壳)均有

所不同[30]。综合磷虾渔业的作业特点以及自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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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集群特点，在渔船作业时，由于磷虾的集

群特性，可能某些时候一个磷虾集群就可以满

足一次拖网的渔获量，使拖网的持续时间缩

短；但若磷虾集群呈现散状，则此时拖网需要

捕捞几个集群才能满足渔获量的需求，使得拖

网的持续时间延长[10]。如此，利用网次法以及面

积法对磷虾CPUE进行估算就会出现一定偏差，

从而导致资源量的估算出现偏差。除了单日网

次和拖网时间使CPUE估算出现偏差以外，基于

磷虾自身的集群特性，渔船船长对磷虾集群行

为的判断也会影响磷虾CPUE的估算。这是由于

不同磷虾集群的生理及摄食状况不尽相同，作

业渔船均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进行作业，捕捞更

多质量较好的磷虾为其最终目的，所以一旦遇

到生理或摄食状况不好的磷虾集群，根据船长

的经验以及仪器的检测会停止或减少捕捞质量

不好的磷虾集群，使这一拖网的拖网时间延长

或者使这一拖网的渔获量减少，从而使估算的

CPUE偏低，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区域的磷虾资源

丰度较低。因此，若不考虑具体集群特征，而

利用渔业数据估算CPUE，并以此作为该区域的

资源丰度指标存在片面性。

虽然利用CPUE作为磷虾资源丰度指数是否

适合存在颇多的争议，但一些研究仍表明，简

单的CPUE指数会是一个预测磷虾资源丰度较为

有用的工具[31]。在南极磷虾渔场中，拖网作业时

覆盖的水面要远远大于磷虾的集群范围，这就

表明作业区域并非仅仅为传统意义上的渔场，

同时还可以直接定义为捕捞特定磷虾集群[31]。但

就目前世界磷虾渔业的发展来看，这一观点在

磷虾作业较为广泛的区域[23]可以成立，但不是在

所有磷虾的作业区域均适合，如乔治亚岛磷虾

渔场基本上集中在该岛东北侧 [26]。在对CPUE是

否适合作为磷虾资源丰度指标的研究中，一些

学者也开发了模型，通过分析CPUE数据对磷虾

渔业进行管理。如Everson[32]认为，用于捕捞的

单位小时内磷虾渔业渔获量可作为CPUE指数最

适合的输入量。磷虾丰度和生物量具有季节性

波动 [8, 33]。Siegel等 [7]则采用了单位小时内的平均

渔获量作为CPUE指数分析了夏季 (12月至翌年

3月)磷虾渔业CPUE情况。所以，目前估算磷虾

CPUE的主要方法仍为网次法，虽然存在一定的

问 题 ， 但 该 方 法 仍 被 广 泛 运 用 。 即 便 利 用

CPUE作为估算磷虾丰度的指标仍存在争议，但

就磷虾渔业的发展现状而言，CPUE依然可作为

估算某一区域磷虾丰度最主要的指标之一。不

过，CPUE作为磷虾资源丰度指标存在的优势和

劣势均较为突出。其中优势可以大体上总结为 3
方面：第一，CPUE的估算有多种方法，通常可

选择简便且较为适合的方法进行计算；第二，

磷虾自身的生物学特征(估算丰度时，主要体现

在磷虾鉴龄问题上)，考虑到鉴龄问题尚未有较

为统一的方法和准确的结果，利用CPUE作为磷

虾渔业的丰度指标可有效地避开磷虾的鉴龄问

题；第三，南极特有的地域特征以及恶劣的海

况使得科学性资源调查工作非常不易，通过商

业性磷虾渔业数据开展资源评估工作，可为更

好地评估磷虾资源提供重要的科学支撑，尤其

是在磷虾年龄以及补充量等科学问题尚存在疑

问的前提下，利用CPUE作为丰度指标也是目前

最好的选择。而劣势大体上可以归纳为 2 点：第

一，磷虾是生活在极地地区的浮游生物，具有

较为特殊的生物学特性 (主要体现为斑块分布、

分层集群和昼夜垂直移动等)，这些生物学特性

会使得CPUE结果产生误差。因此，如何阐明磷

虾生物学特征也成为将来其资源评估的基础性

工作；第二，磷虾生活的极地区域，有着较为

特殊的自然环境，这些环境因素也会成为估算

CPUE的干扰因子，从而导致CPUE作为磷虾渔业

丰度指标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综合CPUE作为磷虾资源丰度指标出现的问

题，朱国平等 [4]认为，将磷虾渔业指标 (CPUE)
与资源丰度之间建立联系的关键是考虑不同时

空尺度上磷虾所体现的集群行为。当试图建立

磷虾渔业CPUE与资源丰度的联系时，对比其他

渔业对CPUE的应用，磷虾渔业所缺少的是结合

环境因子、磷虾特殊的集群行为和捕捞作业特

点对所估算的CPUE进行标准化，所以集合各种

影响因子对磷虾渔业CPUE进行标准化将成为未

来工作的重点。

3    结语

我国对南极浮游动物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
80年代。1984—1985年，我国首次南极科学考
察对南极半岛周边海域的磷虾、桡足类等浮游
动物的种类、分布和生物学等进行了研究[34]。在

对某一区域磷虾生物量的早期研究过程中，很

多学者试图通过对某一区域磷虾的补充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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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从磷虾的补充量入手对这一区域的磷虾

的生物量进行评估，在此过程中存在的最大问

题有 2 方面：第一，关于磷虾鉴别年龄的问题以

及磷虾自身具有的各种生物学特性等；第二，

所获得数据只是商业性捕捞数据，不具有科考

数据的条件。因此，从磷虾的补充量入手开展

资源量评估的工作会存在较多难以避免的问题

和误差。相比之下，利用CPUE标准化的结果对

某一区域磷虾的生物量进行评估将会一定的发

展前景，尤其是用于资源评估输入量的相关基

础生物学参数尚未得到准确结论的情况下。目前，

我国在对磷虾CPUE的估算方法以及资源量丰度

的研究并不多。CPUE是资源量评估最为基础，

作为资源量丰度的评估指数，CPUE可以较好地

反映开发区域磷虾的资源量丰度，如何准确地

对磷虾的CPUE做出准确的判断将是未来磷虾研

究领域的重要内容。随着科技的进步，更多的

影响因子将被纳入到磷虾资源量的评估当中，

从而得到更为准确的结果，为将来的调查研究、

渔船作业提供更好的信息和指导，尤其是近些

年发展起来的渔业声学技术，可为基于渔业数

据的磷虾生物量评估结论提供较好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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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ch per unit effort of Antarctic krill (Euphausia superba) fishery and
its suitability to abundance estimation

ZHU Guoping1, 2, 3*,     WANG Rui1

(1.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College of Marine Sciences, Shanghai    201306, China;
2. National Distant-water Fisheries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3. Polar Marine Ecosystem Lab, Key Laboratory of Sustainable Exploitation of Oceanic Fisheries Resources,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Shanghai    201306, China)

Abstract: Normally, catch per unit effort (CPUE) is the total catch in a specific period (such as, year, month or
season) divided by the total amount of effort used to harvest the catch in the corresponding period. As an index of
measuring the abundance variation of fishery resources, CPUE is often used for fishery stock assessments. As a
living marine resource with aggregation trait, the abundance of Antarctic krill has a significant spatial-temporal
variation. Additionally, particularities of this species and fishery characteristics result in remarkable uncertainty in
efficiently measuring the variation of abundance. Thus, this review provides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four methods
to calculate CPUE of Antarctic krill fishery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se methods,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impacts of estimating CPUE of Antarctic krill fishery in view of temporal-
spatial scale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e suitability and feasibility of CPUE being considered as an index of
abundance were also discussed. In recent years, Antarctic krill fishery has attracted more attention worldwide,
however, there is no consistent argument on how to include fishery survey data into krill fishery stock assessment,
which hampers the development of ecosystem-based Antarctic krill fishery management. The conclusion derived
from this review can provide ideas for conducting better stock assessment and abundance estimation of Antarctic
kril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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